
第 1 页

中德建交三十年

月 日，中国同联邦德国建交时光飞逝，到 年 就有

周年了。两国关系已到而立之年，相信今后会得到更稳定和成

熟的发展。当时双方不少参与其事并作出重大贡献的人，其中有

我们的毛主席、周总理、邓小平副总理等和德方的施罗德、施特劳

斯、勃兰特先生等，都已先后逝世了，还有不少的人，包括德方的谢

尔总统、施密特总理等，也都退休了。但是，他们对国内外形势的

高瞻远瞩，对两国关系的深入判断和对外交策略的正确运用，始终

铭记在我 年前两国建交的历程，特们的心里。在这个时候回顾

别是周总理的周密考虑和亲自安排，对进一步做好工作、促进两国

关系的更大发展是十分有益的。

我在建交之前担任新华社驻波恩记者，根据采访中了解的情

况曾向国内写了几个内部报告，周总理、毛主席看到后都作了批

示，认为有研究的价值，并且在我回国时接见了我。在建交谈判开

始以后，我被任命为谈判代表。建交后我调任为我国驻联邦德国

参赞，后来又继任大使。因此，我有幸参与了建交前后的工作，学

习到了很多外交外事方面的知识。现在虽然 年已经过去，我也

已进入古稀之年，但回想起当时的情况仍历历在目，难以忘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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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得，把当时的所见所闻写出来应是我的责任，可能对从事外交外

事工作的同志会有所帮助。

我在建交的过程中首先感到的是，在对外工作中，洞察形势、

抓住时机是十分重要的。当时的形势是， 年从 月中美“乒

乓外交”，同 年年基辛格秘密访华，到 月尼克松访华，双方

签署了上海公报，互换了联络处，中美关系得到了改善。同时，

月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中国同很多年 国家建

交，打开了同西方国家的关系。因而，在国际上出现了大三角的形

势，对国际局势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时还没有与我建交的日本

和联邦德国为此对美国有很大意见，因为过去之所以没有同中国

建立正式关系主要是由于美国影响的结果，而现在美国又没有把

对华政策的改变事先通知他们，以致造成了他们在外交上的被动，

同中国的关系落到了别人的后面。在中国方面，毛主席、周总理在

打开中美关系后，对同日本和联邦德国的关系也很关心，而且认为

在当时的形势下，有可能与之很快建交。因此，双方都有意愿也有

可能建立正式的关系。

但是，在联邦德国出现了新的情况。社会民主党在 年

月的大选中取得了胜利，同另一个小党自由民主党组成了以社会

民主党主席勃兰特为首的联合政府，接替了战后执政了 年的联

盟党（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督教社会联盟）政府。勃兰特政府上台

以后推行新东方政策，改善同苏联东欧的关系和两个德国之间的

内部关系。鉴于当时中苏的紧张关系，他们担心发展同中国的关

系可能影响这一政策的实行，因而把同中国的关系放在第二位，采

取了先苏后华的政策。可是，成为反对党的联盟党从党派斗争出

发，主张应同时发展同中国的关系，并且希望到北京来同我国领导

人就两国关系问题交换意见，对政府施加了很大的压力。周总理

高瞻远瞩，一反谈建交问题首先同政府接触的常规，决定邀请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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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领导人来华访问，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从而打开了同联邦德国政

府谈判建交的道路。结果与原先的估计完全一样，在中国同日本

建交差不多的同时，中国同联邦德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不过，在外交外事工作上的判断和决策应该建立在认真和深

入的调查研究的可靠基础之上。老一代的外交和外事工作者都知

道，周总理在领导国内外的工作中非常重视调查研究，常常召集各

外事部门的同志包括负责人和主管的干部对一些重大问题进行研

究讨论，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而且鼓励提出不同的意见。他在开会

时或见外宾前，常常就国际形势和国别情况提出一些问题来考问

参加会议和接见的同志，谁若答不出来还要受到批评，也有个别答

得太差的甚至被免除了职务。周总理多次说过，国际局势变化很

快，而且虚虚实实极为复杂，要注意跟踪研究，深入调查。要总览

全局，不要受一事一处的表面现象的迷惑，而且要提倡不同意见，

广泛听取意见，切忌人云亦云，更不能一个人说了算。当时，在珍

宝岛中苏边境武装冲突发生以后，西方有些报刊和人士幸灾乐祸

地认为，苏联将会战略东移，进攻中国。毛主席总览全局，认为欧

洲是块肥肉，美苏都不会也不能放弃，指出苏联战略不可能东移，

而是同美国争夺欧洲，甚至可能迷惑西方，声东击西。

外交外事人员在调查研究中，当然要重视报刊和其他文字的

材料，应该认真阅读研究，但更重要的是驻外人员要加强对外活

动，结交各界人士，取得活的材料，发现新的动向。周总理就是我

们的一个榜样，不少外国领导人在他们的回忆录中都谈到，周总理

在接见外宾时，常常向他们提出很多本国和本地区的问题，有时弄

得他们狼狈不堪地答不出来。当时，还是在“文革”时期，极“左”思

潮严重，很多同志不仅不敢大力开展对外活动，而且害怕接触上层

人物，特别是右翼人士。周总理批评这些不正常的现象说，右派人

物大都是当权派，你们不同他们往来，不去了解他们的想法，能够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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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情况、做好工作吗？毛主席更进一步说，我就是喜欢右派，你

们把他们都请来，我也可以同他们谈。尼克松来，我也是同他谈过

的，谈得还不错。周总理和毛主席拍板邀请联邦德国的一些右翼

人士到北京访问，亲自做了很多工作，终于开辟了两国建交的

道路。

我本来长期做新闻工作，对外交工作毫无经验，两国建交后成

了外交官，一切都要从头学起。我的感觉是，记者工作当然与外交

外事工作有所不同，但共同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大力开展对外

活动，深入进行调查研究。而且，要把这些得来的材料和印象由表

及里、由此及彼地反复研究，做到心中有数，胸有成竹，得出符合实

际的判断，提出有研究价值的看法。新华社和其他新闻单位的同

志在国际上发生重大变化时，经过调查研究提出了对这些变化的

看法和建议，因而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表扬的有过不少，而受到有

关部门采纳的更多。同样重要的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得出看

法以后，也有可能同某个部门或某些同志的看法并不一致，甚至完

全不一致，这就需要反复研究，深入讨论，不能自以为是，意气用

事。但如果确认自己的看法正确，符合客观实际，就要有勇气坚持

自己的意见，直到事实发展的证明，不能看领导的眼色行事，更不

能见风使舵。当然，也时常会有不正确、不全面的甚至是错误的看

法，那就要服从真理，修正错误，绝不推诿和掩饰。这对自己来说，

也是得到一个长进，增加一个经验，对以后做好工作是有益的。总

之，把调查研究做好，并不容易，要有客观、认真、仔细、慎重的精

神，也要有认真、踏实、负责、顽强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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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德之间的第一件大事

月年前， 年 日上午 时，人民大会堂东大厅里灯

火辉煌，众多的联邦德国客人都是第一次到人民大会堂里来，对这

座宏大壮观的建筑称赞不已。五六十位中国、联邦德国的记者都

早已等候在那里，准备采写中国和联邦德国之间的第一件大事。

双方为了加深两国建交的重大意义，商定两国外长先签字再会谈。

我国外长姬鹏飞在大厅门口同早一天到达北京的联邦德国外长谢

尔握了手，径直走到大厅中央铺着红绒布的长桌旁，在摄像机照相

机的闪闪灯光中签署了两国建交的联合公报，从而为两国关系打

开了新的一页。谢尔是联邦德国的副总理兼外长、自由民主党的

主席，在参加联合国大会后于 月 日下午到达北京。双方对

这次访问都很重视，周总理、李先念副总理亲自安排了接待方案，

德方也派遣了由 名成员组成、 名记者随行的庞大代表团，并

事先派出了先遣组。随后，两国外长走入会议厅进行了简短的但

意味深长的谈话，谢尔对姬鹏飞的邀请表示感谢，说他能够作为联

邦德国政府的第一个领导人访华，并在建交公报上签字感到十分

荣幸和高兴。姬鹏飞也对他说，我们签字只有短短的 分钟，但

反映了我们两国 年以来特别是这两年加强接触以来共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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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中我们从不了解到了解，从努力，在这 没有接触到有接触，

终于在今天完成了建交的大事，我同你一样感到非常高兴。

李先念副总理下午同谢尔外长举行了会谈。谢尔表示联邦德

国政府十分重视两国正式建交关系，希望今后会得到更进一步的

发展。李先念说，中国政府特别是周恩来总理也非常关心两国关

系的发展，相信双方的合作关系将会得到加强。晚上，李先念副总

理在人民大会堂为谢尔及其代表团举行了盛大的宴会。让德国客

人和参加宴会的各国驻华使节和记者感到意外的是，乐队演奏了

贝多芬和其他德国音乐家的乐曲。从“文革”开始以来乐队早已不

再演奏西方乐曲，这是第一次恢复演出，使客人感到非常震惊，西

方记者更是作了大量的报道。其实，这是周总理亲自安排的。他

很重视同联邦德国的关系，依照他严谨、仔细的工作作风，在人民

大会堂召集了有关单位的会议，检查接待谢尔外长的准备工作。

在结束时，他突然提出，在欢迎晚会上是否可演奏贝多芬的第九交

响曲。大家对他在“文革”的滚滚寒流中提出演奏 欢乐颂》，先是

大吃一惊，后来感到了他的用意，一致表示同意。他就要外交部礼

宾司的同志打电话问中央乐团的李德伦同志是否能演，李说乐团

自“文革”以来已不再练习西方乐曲，而且很多人也已去了干校，在

很短几天内不可能演奏交响曲，但他建议在宴会上演奏贝多芬和

其他德国音乐家的短曲子。周总理同意了这个建议。在这之后，

在欢迎外宾的宴会上又恢复了演奏他们国家音乐家的作品，终于

引起了“四人帮”的恼怒。不久“，四人帮”发动了矛头针对周总理

的批判“无标题音乐”的运动。

在 日下午，周总理接见了谢尔外长。周总理谈了对国际上

一些重大问题和两国关系的看法后说，两国建交揭开了两国关系

崭新的一页，今后经过双方的努力两国关系将会进一步发展。两

国可以合作的方面很多，特别是经济科技方面。他指出，联邦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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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终没有同台湾建交，这是已故总理阿登纳的有远见之举，令人钦

佩。他这个话是有所指的。在两国建交谈判代表草签建交公报、

谢尔外长应邀访华之前，在波恩的台湾分子以“自由中国新闻处”

的名义，邀请德国各界人士和华侨参加他们“双十”伪国庆的招待

会。我国外交部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同德方进行了严正的交涉，德

方采取措施迫使台湾分子不得不取消了招待会。

周总理在谈到德国问题时说，德国问题应按照两个德国的人

民的愿望，由两个德国在没有外来干预的情况下自己协商解决。

他还表示，中国支持两个德国同时加入联合国。谢尔对我国支持

两个德国加入联合国的立场表示感谢。西德社会民主党、自由民

年成主党新政府 立后推行新东方政策，大力改善同苏联、东

欧和同民主德国的关系，两个德国也拟订了同时加入联合国的计

划。西德估计我国在这个问题上不会投反对票，但中苏关系恶化，

西德同我国又没有外交关系，它也感到没有完全的把握。因此，谢

尔这次访问的目标之一也是要试探我国的立场。

当天晚上，谢尔外长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答谢宴会。德方对在

北京的第一次正式宴会很重视，所有的食物、酒类和饮料都是从德

国用飞机冷藏运来的，还派来了获得金奖的厨师长烹调真正的德

国大菜。李先念副总理及各部门的负责人都出席了宴会。德方邀

请了很多的中国客人，但可能由于对中国没有足够了解，也由于德

国人拘谨的作风，没有像其他西方国家的领导人一样一再邀请周

总理出席，因而错过了再次同周总理晤面的机会。其实，周总理从

两国关系考虑，曾告外交部礼宾司的同志，如果德方邀请，他是准

备出席的。中国客人自“文革”以来对西菜已是久违了，虽然冷藏

运来的德国大菜不怎么样，仍吃得津津有味。德国厨师长按照德

国的习惯，在宴会中间到大厅来向贵宾征求对饭菜的意见。中国

客人对他戴的厨师的又高又大的白帽子暗暗好笑，因为在“文革”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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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造反派就是给“走资派”戴上这样的大帽子拉去批斗的，而且不

少人在“文革”初期自己就有过这样的经验，还是不知做了多少次

检查后才在不久之前“解放”的。

谢尔 日回国。本来我们邀请他外长在北京访问 天后于

到外地看看，他表示感谢，说这次访问印象很深刻，也想多看看，但

因为国内大选在即，还有很多准备工作要做，只能留待下一次了。

他说，只要他的自由民主党在大选中仍能保持进入联邦议会所必

以上的选票，需的 他还将到中国访问。自民党是一个小党，但

在两个大党联盟党和社民党在议会中都得不到绝对多数的情况

下，就处于很有利的地位，可同大党组成联合政府。自民党过去长

期同联盟党组织政府， 年大选中社民党超过联盟党成了第一

大党，自民党改变策略，同社民党组成了政府。联邦德国宪法规

定，所有政党在大选中都必须取得 以上的票数才能进入联邦

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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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 事 回 首

谢尔外长访问结束后，我就到外交部办了手续，正式调到外交

部工作。我被任命 月为驻联邦德国使馆的参赞，在 日作为临

时代办率建馆小组到达波恩筹建使馆。不久，双方都任命了老资

格的大使，我方是王雨田同志，德方是保尔先生。从此，我离开已

年的工作岗位工作了 ，成了外交队伍中的一员。我原来是新华

社驻联邦德国波恩的记者，在 年 月去那里工作的。解放

后，我先后在朝鲜、巴基斯坦、加纳、几内亚、马里、古巴担任过常驻

记者，在国外工作了 年。新华社在 年同西德的德意志新

闻社就互派记者达成了协议，并在波恩建立了新华分社。长期来，

在波恩只有新华分社一家，没有其他中国的机构。所以，我到波恩

后，除了新闻报道外，还要做好外交上了解情况和转达联络的工

作。我先后就欧洲局势和两国关系给国内写了几篇报告，受到了

毛主席和周总理的重视。我在 月中旬回年 京时周总理同

我谈了多次，毛主席也接见了我。 月，两国决定在波恩进行建交

谈判，外交部照会德方任命我为中方的谈判代表。谈判结束后，周

总理又指示调我到外交部工作。我回国参加接待谢尔外长访华

时，已不能再用新华社记者的名义，可在外交部内还没有名义。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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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一些同志为我用什么名义费了很多的脑筋，拟议了好几个方案

都定不下来，最后只好仍用“谈判代表”的名义。虽然谈判早已结

束了。有的德国记者不了解，问我是否还有什么问题要谈。这是

我到外交部后遇到的第一件事，过去在新华社不管大小都是记者，

没有名义的问题，现在成了“官”，就有名义的问题了。当然，我也

感到自己的责任更大了。

我到波恩分社工作完全是出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过去一直

在第三世界工作，不懂德文，也没有研究过德国问题。当时，德国

问题包括柏林问题是战后东西方矛盾和冲突的焦点，情况很复杂，

变化也很快，国内极为重视和谨慎，各单位都有专门的同志处理两

个德国的事，局外的人一般是不过问的 年 月新华。因此，

社军管小组的负责同志通知我去波恩分社工作，并且要在年底之

前赶到，使我大大感到意外和吃惊。那时，新华社根据周总理的指

示正在逐步恢复在“文革”中由于主要记者全部调回而陷于瘫痪的

国外分社，我已知道领导仍要派我到国外工作，但估计是到我熟悉

的英语或法语的国家去，怎么也没有想到会去联邦德国。军管小

组的同志向我解释，现驻波恩的记者项前同志刚刚确诊患了癌症，

要马上回国手术治疗。波恩只有新华社一家，不能没有记者在那

里。我出国手续已全部办好，要找德语的记者已来不及办理手续，

因此我要先去顶一个缺，等以后物色到合适的人选再去接替我。

我深知办出国手续的困难，当时“文革”正在进行，极“左”思潮泛

滥，原来的干部处已经“打倒”，成立了一个人数很少的工作小组，

不仅要对记者的历史、经历、思想、言行进行审查，而且还要对他们

上下左右三代的关系全部搞清，所以少则半年，多则一年多，才能

审查完毕，再决定能否出国。我虽然觉得这个岗位不太合适，但考

虑到实际的情况，而且我是“文革”后派出的第一个老记者，应该接

受并且尽快赶到那里去。那时，出国前要参加学习班四个星期，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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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学晚上也要学，在业务上已没有多少时间来做准备，而且许多书

籍特别是外文书籍“文革”以来都已封存或者销毁，我只是抢很少

时间看了一些有关德国问题的简单介绍材料就出发到波恩去。我

年赶到那里时，已是 最后一天的中午。

我这次出国距上次回国已有四年多了，回忆起来不免感慨万

年我从古巴回国分。 ，本来要我去南美担任常驻记者，但好

多国家都不给签证，因而到四川去参加了一期四清运动，后来又要

我去英国伦敦，还没有来得及办手续“，文革”就开始了。我一下子

成了新华社“黑帮”的“红人”，而且还是“三反分子”，在社内的劳改

队劳动了整整两年。后来，经过几个月的内查外调证明我不是叛

徒特务，只是出身不好，受了长期的资产阶级教育，终于得到“解

放”，恢复了工作。我已万念俱灰，根本没有想到还会出国工作。

中共“九大”召开以后，周总理在一次会议上问到新华社驻墨西哥

记者，参加会议的新华社同志说，他早已回来参加“革命”了。周总

理很气愤，批评为什么不请示不报告。当时，绝大多数新华社国外

分社的记者都已回国，有些分社空无一人，有些只有个别翻译、报

务员或者工勤人员看家。周总理责成新华社军管小组负责人立即

派出记者，恢复国外分社的工作，并且在派出的记者中要老中青三

结合。我那时 岁，当记者已有 多年，所以是老记者了。我知

道这次再被派到国外工作很不容易，阻力是很大的。在国际部领

导成员（“文革”后称为“勤务员”）的会议上讨论我到国外工作时，

一个造反派“勤务员”说，像这样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应该先上山

下乡三年，再派到国外去才行。另一个过去同我相当熟悉的老编

辑还写信给军管小组，说不应让这样的“三反分子”出国，甚至还有

人控告我是什么“五一六”分子。我感到这次出国同过去有很大不

同，不仅对我自己有很重要的意义，而且将为更多的老同志能够出

国工作创造条件。很多老记者看到我终于得到通过非常高兴，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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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祝贺，鼓励我到国外后努力工作作出新的成绩。我也表示不辜

负大家的期望，虽然困难很大，一定要把工作做好。



第 13 页

内 外 情 况

我在 年底离开北京到波恩时，内外情况都是很困难的。

“文革”的大破坏已达到了高潮，打内战不断升级，很多城市和地区

处于混乱状态，经济濒临破产的边缘，群众的不满意见越来越大。

新华社内部两派的斗争也日益激烈，双方刚刚捉过叛徒、特务、反

动文人，又追查“五一六”分子，很多干部被批斗、挨打和关押，气氛

十分紧张。同时，在国际上，除了美国的敌对外，苏联大军压境，

月中苏边境发年 生了珍宝岛武装冲突的事件“，四人帮”的

走卒甚至叫嚷什么“要准备美帝苏修一起来”。西方国家的一些人

士和报刊纷纷幸灾乐祸地推测苏联要改变战略进攻中国。苏联的

战略究竟是继续向西与美国争夺欧洲，还是转而向东进攻中国，在

国内外都有不少不同的议论。中央发布第一号命令，把大批干部

及其家属在短短几天内放逐到很远农村里的干校去。很多在第一

批名单上的同志及其家属哭哭啼啼收拾行装，变卖家具，悲惨的情

况目不忍睹。在我离开北京的前一天，新华社也有很多同志及其

家属到山西的干校去，很多同志到车站去送行，站台上一片哭声。

在西欧地区，我国只同法国、瑞士有外交关系，同英国、荷兰有

代办级的半外交关系。当时，这些使馆的大使和主要外交官都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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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国参加“文革”，使馆工作实际处于瘫痪的状态。有的使馆虽然

国内已派来有经验的外交官担任代办，但由于国内极“左”思潮的

影响，这些代办一时也很难发挥作用。我国同联邦德国没有外交

关系，双方一直很冷淡，没有什么往来，贸易额也很小，双方了解很

月，西德社民党战后第一次在少，误解却很多。 年 大选中

成为最大的党，同另一个小党自民党组成了以社民党主席勃兰特

为首的联合政府，战后一直执政的联盟党第一次成了反对党。勃

兰特上台后宣布实行在大选中大力鼓吹的新东方政策，同苏联东

欧和民主德国改善关系和加强合作，却始终没有提到同中国的关

系问题。这方面究竟有什么考虑，我们也不清楚。

在波恩只有新华分社一家，没有其他的机构。我的前任项前

同志是一个有经验的记者，英文和德文都不错，而且在民主德国担

任过多年的记者，但他是在 年 月“文革”开始时到这里的，

当然受到国内运动的种种影响和限制，很难对外开展工作，后来他

身体不好，最终确诊是淋巴癌，因此只能尽快给我交待工作，以便

回国治疗，不可能同我一起工作一个时期、待我熟悉一些情况后再

走。我自己的情况也难以适应这里的工作，过去长期在发展中国

家工作，这是第一次到西方发达国家工作，工作环境是完全陌生

的。我虽然懂一些英文和法文，可是不懂德文，在联邦德国没有

英、法文报纸，也没有英语、法语的电视台和广播电台，在德国记者

和官员中英语、法语讲得好的也很少，工作条件不太有利。同时，

我同我的前任也一样，在工作上不能不受到国内极“左”思潮的牵

制，在这种情况下要做好工作，还要做很大的努力，至于最终能否

打开局面，也没有太大的把握，而且也要准备在工作上一不小心出

了岔子，成为国内“造反派”攻击的口舌，中途被调回国内也不是没

有可能的。

我就是抱着这样复杂的心情到波恩去工作的，既想给自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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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记者争一口气，把工作做好，又感到工作中困难很大，一点儿没

有把握。我过去多次到国外工作，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一次怀着这

样沉重和迟疑的压力。但是，我也反复考虑过，这种情况可能反过

来对我成为一种动力，使我不像过去那样有自满情绪，而是努力保

持谦虚谨慎，也不像过去那样满不在乎和无所谓，而是兢兢业业，

刻苦努力，把工作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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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城 波 恩

我像所有初次到波恩的人一样，非常惊奇地看到，这个已成为

世界经济大国的联邦德国的首都波恩却是一个横跨在莱茵河上仍

保持着原来的宁静和安谧的小城，城市人口包括郊区在内只有

多万人。河上只有两座大桥，第三座正在修建，但几个渡口的渡轮

仍像很多年前一样来回给行人和车辆摆渡。出生在波恩郊外的联

邦德国第一任总理阿登纳在任时，每天从家里乘汽车到市内上班

都乘渡轮，从来不走大桥。莱茵河水缓缓地向北流去，但千百年来

被文学家和音乐家所称颂的河水已被严重污染，混浊发黑，有些地

方甚至飘浮着绿色的油污。政府治理河水的计划实行已有多年，

看来并不那么容易。最近，环保部长到水下沉箱中去看了一下，说

虽然河里多了不少种微生物，但莱茵仍在重病之中。市内很多大

街 时小巷两旁仍是不超过四五层高的古老和质朴的房屋，下午

下班以后街道上冷冷清清的，夜晚更没有什么行人，连车辆也不太

多。古色古香的市政府、法院、市议会等环绕在用小方石块铺砌的

圆形广场的周围，广场中间竖立着本市最大的名人、音乐大师贝多

芬的全身青铜雕像，他出生的故居就在附近小巷子里一座小楼房

的顶楼里，现在这个小楼已辟为纪念馆，前来参观的游客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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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德国的首都建在这个小城波恩，同第一任总理阿登纳有

年成立联邦政府之关。在 时，各方对首都建在什么地方有过

一场激烈的争论，有的主张在金融中心法兰克福，有的认为应在海

港城市汉堡，而在波恩郊外莱茵河畔一个小村子里出生的阿登纳

力排众议，坚持要设 多万在他的家乡波恩。当时这个小城只有

人，居民大多数从事农业劳动，特别是水果、蔬菜和葡萄酒。当时，

人们议论纷纷，外地来的官员和外交使团的外交官更是抱怨把首

都弄到了这么一个 多公里到法小乡村里面来，晚上常常要赶

兰克福或杜塞尔多夫去参加社交活动。阿登纳承认对家乡可能有

些偏爱，但坚决否认有什么私心。可是，他也确实为家乡做了一件

好事，当地的地价一下子涨了几十倍，在波恩城里更是上百倍。阿

登纳和他的继任者努力保持这个小城的特点，因而住在这个小城

里的人感到非常安静，空气也很清新，不像法兰克福和杜塞尔多夫

那样的大城市街道杂乱，声音喧嚣，空气混浊。这个小城坐落在一

个盆地内，四周的山岭上长着浓密的森林，风景非常秀丽，但气压

较低，初来的人特别是心脏不太好的人会有气闷的感觉。在假日

里，人们常到森林里散步和采蘑菇。郊外莱茵河两岸的山坡上是

成片的葡萄园，盛产著名的莱茵美酒。人们还记得在战争结束的

时候，由于燃料严重缺乏，不少人在议会中提出要砍伐森林以解决

困难。阿登纳坚决反对修改森林保护法，说不管有多大困难都要

忍受，绝不能做损害子孙万代的事。现在，很多人虽然仍不赞成阿

登纳“这个固执、保守、爱发脾气的老头子”，但在谈到大地绿海的

时候，都赞扬阿登纳为大家做了一件实实在在的大好事，无论如何

是不能忘记他的。

波恩城市虽然很小，但在历史上是座名城。建城已有 年

世之久，从 纪到 世纪是科隆选帝侯的首府。在 世纪中，

以科隆选帝侯的宫殿为基础建立了著名的波恩大学。革命导师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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